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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裔美国人故土利益游说对中国的影响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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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亚裔美国人的故土利益游说发展缓慢，原因主要在于三个方面，即族裔游说普遍面临的爱国

主义困境，亚裔内部多样性导致的重大不团结，亚裔次族裔故土间的相互矛盾。这使亚裔美国人故土利益呈

现高度分化，主要包括完全对抗型、部分对抗型和非对抗型三种: 完全对抗型游说很大程度上会使中国与周

边地区的利益零和博弈在美国国内政治得到完整体现; 部分对抗型游说使中国周边地缘政治显著映射在美

国游说政治中; 而非对抗型游说更多反映的是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战略利益。为应对亚裔美国人游说的可能

发展，中国需要准确判断美国族裔游说的未来发展趋势，准确判断亚裔内部各次族裔团体的游说能力和影响

力的可能变化，预判未来涉及中国的游说议题的可能发展。中国应以上述判断为基础，以亲大陆华裔为核

心，联合友好的亚裔次族裔团体和其他族裔团体，推动亚裔游说朝向有利于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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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族裔游说在美国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性不断上升，亚裔美国人的故土①利益游说———即为其
故土或移出地的利益而开展的政治游说，也愈发积极并可能产生重大的影响，特别是对中国与美国

及周边地区的关系而言。本文旨在探讨日益发展的亚裔故土利益游说，特别是其天然不足及其对
中国的可能影响。本文认为，由于故土利益游说普遍面临的爱国主义两难，亚裔内部多样性及由此
而来的政治不团结，再加上亚裔各次族裔故土间关系的复杂性，使得亚裔的故土利益游说更多相互

竞争而非团结一致。依据亚裔次族裔团体相互间及其故土间的关系，可识别出三种类型的亚裔故
土利益游说，即完全对抗型、部分对抗型和非对抗型游说。不同类型的亚裔故土利益游说对中国
有着不同的影响: 完全对抗型游说往往反映中国与周边地区利益的零和博弈，部分对抗型游说更

多是中国周边地缘政治在美国政治中的映射，非对抗型游说则更能体现和贯彻美国的国家利益。
展望未来，在美国日益“正常化”、中国快速崛起的背景下，亚裔故土利益游说对中国战略利益的
影响可能会持续上升，尤其是消极影响将会极大凸显，这要求中国未雨绸缪地思考开发利用亚裔

游说和更大的利益集团游说的统合性战略，为推动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建构创造更为有利的社会

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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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亚裔故土利益游说的发展与局限

总体而言，亚裔美国人的故土利益游说发展较为缓慢。过去几十年里，亚裔美国人无论是在政
治、经济、教育还是社会等方面都取得了长足进步，亚裔美国人“随处可见且富有，但却听不到声
音”。①“作为一个族裔选举团体而言，今天，没有一个亚裔美国人团体在外交政策讨论中能够发挥
重要作用。”②在美国国内的政治游说特别是族裔游说快速发展的今天，缘何亚裔故土利益游说并
未实现重大突破? 既有的研究提供了很多种有关亚裔美国人政治参与“赤字”的解释，如: 文化缺
失，即源于儒家和道家思想的政治参与热情不高; 由于缺乏技能和时间而来的资源限制; 因缺乏政

治认同、利益和功效导致的心理抵制; 对来自故土的可能迫害和阻碍的恐惧; 基于族裔团体的偏见
和对非白人移民的歧视等美国国内的种族障碍; 公民社会和投票预登记要求、不公正的选区划分、
纯英语选举等制度性障碍; 以及缺乏来自主流政党、团体和候选人组织的征召和动员等。需要指出
的是，上述障碍对其他少数族裔可能也同样真实。因此，本文认为，亚裔美国人故土利益游说的发
展缓慢，更大程度上取决于以下三方面原因:

第一，由于美国特有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化机制③，少数族裔在为故土利益游说时往往面临爱

国主义两难。由于广泛地涉及故土利益，因此美国国内对族裔游说存在重大争议。对族裔游说持
积极观点的人认为，族裔游说有三个积极功能: 它可促进作为一个移民社会的美国的大融合; 它可

增进美国与相应族裔故土的联系，有助于促进美国国内价值观的海外推广; ④它还具备一种监督作

用，可维护美国价值观的纯洁。⑤ 相比之下，消极派的影响力要大得多。他们往往质疑族裔团体的
爱国主义，认为后者“往往将其故土利益置于美国利益之上”，不利于作为整体的美国利益。⑥ 一个
典型例子便是犹太裔美国人与以色列政府的关系。尽管犹太裔美国人可能未必完全同意以色列政
府的政策，但决不会公开表示反对后者，反而会继续为以色列政府进行游说。⑦ 由对族裔游说的消
极观念而来的是一种族裔游说的爱国主义两难: 对少数族裔而言，为其故土利益游说明显是值得提

倡的，但在这样做时他们必须证明对美国的忠诚，证明这样做不仅不会牺牲美国的国家利益，反而

是于美国有益的。这样，不管哪一个族裔团体在开展政治游说时，都必须首先展现其对美国的热
爱，强调其游说首先是符合美国利益的，其次才是符合其故土利益的。对亚裔美国人而言，族裔游
说的爱国主义两难的确是一个重大限制。如同美国百人会( Committee of 100) 副会长吴旭淳( Ben-
jamin Wu) 所指出的，亚裔少有关注国际性问题特别是故土问题，因为那极可能意味着政治“自
杀”。⑧

第二，亚裔内部存在重大的多样性，进而也导致了重大的不团结。应当指出，“亚裔”是一个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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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njeev Khagram，Manish Desai，and Jason Varughese，“Seen，Ｒich，but Unheard? The Politics of Asian Indians in the United States，”in
Gordon H． Chang ed．，Asian Americans and Politics: Perspectives，Experiences，Prospects，Washington，DC: Woodrow Wilson Center Press
an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pp． 258 － 284．
Tony Smith，Foreign Attachments: The Power of Ethnic Groups in the Making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Cambridge，MA: Harvard Univer-
sity Press，2000，p． 3．

有关美国爱国主义的民族主义化的讨论，可参见潘亚玲:《美国爱国主义与对外政策》，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 年版，第一章。
Yossi Shain，Marketing the American Creed Abroad: US Diasporas and Homelands，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9，chaps．
1，2．
Yossi Shain，“Multicultural Foreign Policy，”Foreign Policy，No． 100，25thAnniversary Issue，Autumn1995，p． 84．
James M． Lindsay，“Getting Uncle Sam’s Ear: Will Ethnic Lobbies Cramp America’s Foreign Policy Style?”Brookings Ｒeview，Winter
2002，p． 40; Khalil Marrar，The Arab Lobby and US Foreign Policy － The Two-State Solution，New York: Ｒoutledge，2009，p． 86．
John J． Mearsheimer，“The U． S． Should Act as Honest Broker，”Palestine-Israel Journal of Politics，Economics ＆ Culture，Vol． 15，Issue
1 of 2，2008，p． 147．

张春于 2011 年 11 月 22 日对吴旭淳的访谈，华盛顿。感谢张春提供访谈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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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拥有相似种族特征的人口的术语，如特定的肤色、头发和眼睛。尽管这一术语准确地描述了种族
特征，但它在社会学和政治学研究中却可能是错误的，因为“亚裔”将许多来自不同国家的、拥有不
同文化、语言甚至人口特征的人都归为一类。一般而言，亚裔美国人指具有亚洲血统，包括远东、东
南亚及印度次大陆血统的美国公民，包括了华裔、菲律宾裔、印巴裔、越南裔、韩国裔、日本裔或其他
血缘来自于亚洲的美国人。在十多个亚裔次族裔中，华裔和日裔人来美国较早，韩裔、菲律宾裔和
印度裔在 19 世纪末、20 世纪初移居美国，而东南亚的越南、老挝、柬埔寨裔难民，马来西亚和印度尼
西亚等国的移民则在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以后才陆续涌入美国( 表 1) 。因此，尽管被当作一个统
一的族裔对待，但事实上“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亚裔美国人这一术语就在新亚裔团体进入美国之际
变得更为含糊，他们使这一术语变得更成问题”。①具体而言，亚裔内部的分裂主要表现为: 先期抵
达美国的与后来抵达美国的不同部分的移民往往相互敌视，先到者往往以高人一等的态度看待后

来的同胞; 亚裔美国人各次族裔团体之间缺乏共同的认同，来自亚洲国家的移民从来没有认为自身

是“亚洲人”，有时甚至因为美国社会对特定族裔的敌视而刻意撇清身份; 泛亚裔组织的难以有效
建立和运作。② 的确，正是由于缺乏内部认同，亚裔议员、社区领袖及组织团结在一起，反对美国人
口统计局用单一代码指代所有亚裔团体。换句话说，亚裔现有的团结，其目的是维持其内部的
分裂。

表 1 亚裔美国人的多样化发展，1860—2010 年

年份 总量 华裔 日本裔 菲律宾裔 韩国裔 印度裔 越南裔 其他

1860 34，933 34，933

1870 63，254 63，199 55

1880 105，613 105，465 148

1890 109，527 107，488 2，039

1900 114，189 89，863 24，326

1910 146，863 71，531 72，157 160

1920 182，137 61，639 111，010 5，603

1930 264，766 74，954 138，834 45，208

1940 254，918 77，504 126，947 45，563

1950 321，033 117，629 141，768 61，636

1960 980，337 237，292 464，332 176，310

1970 1，439，562 435，062 591，290 343，060 69，150

1980 3，309，519 806，040 700，974 774，652 354，593 361，531 261，729 50，000

1990 6，908，638 1，645，472 847，562 1，406，770 798，849 815，447 614，547 779，991

2000 11，898，828 2，879，636 1，148，932 2，364，815 1，228，427 1，899，599 1，223，736 1，153，683

2010 17，320，856 4，010，114 1，304，286 3，416，840 1，706，822 3，183，063 1，737，433 1，962，298

资料来源: 作者整理制作。1860 － 1960 年数据来自 Susan B． Carter et． al． eds．，Historical Statistics of the United States，Millennial Edi-

tion，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6，Table Ad145 － 184; 1970 － 2010 年数据来自于美国人口统计局，http: / /www． census．

gov，2012 年 5 月 1 日访问。

亚裔美国人内部多样性的最严重后果是亚裔内部的政治立场明显不统一，不同的次族裔团体

·23·

①

②

Michael Omi，“Out of the Melting Pot and Into the Fire: Ｒace Ｒelations Policy，”in The State of Asian Pacific Americans: Policy Issues to the
Year 20 00，Los Angeles: LEAP Asian Pacific American Public Policy Institute and UCLA Asian American Studies Center，1993，p． 205．
Aihwa Ong，“Citizenship as Subject Making: New Immigrants Negotiate Ｒacial and Ethnic Boundaries，”Current Anthropology，Vol． 25，
No． 5，1996，pp． 7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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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政治态度存在明显差异。曾经有研究表明，亚裔美国人更可能认同于共和党而非民主党; ①但随
即就有学者发现，亚裔美国某种程度上更倾向民主党。② 由《亚裔周刊》于 1996 年的一份民意调查
显示，约一半亚裔美国人认为自身是保守主义者，而自由主义者只有 38%，中间派 12%。相比之
下，全美亚裔政治试点调查结果( Pilot National Asian American Political Survey，PNAAPS) 于 2000—
2001年所做的调查则似乎相反，在六大亚裔次族裔中，36%倾向于自由主义，22%倾向于保守主义，
32%属中间派。③ 这一倾向在六个次族裔中也有差异，中间派最多的分别是越南裔( 47% ) 、华裔
( 42% ) 和日本裔( 37%) 。《洛杉矶时报》于 1992 年所做的一项出口调查显示，只有 19%的亚裔选
民自称为自由主义的，而 32%自称为保守主义的，49%的为中间派。④

第三，亚裔次族裔故土间的各种矛盾相当多且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这种故土间的纷争也经常

反映在亚裔次族裔团体的关系中。具体而言，亚太地区有着大量的领土与领海纠纷，如韩( 朝) 日
独岛、俄日北方四岛、中日钓鱼岛、中韩海上经济专属区、中日东海划界问题等。与此同时，冷战格
局和冷战思维仍主导着亚太地区的国际关系，特别是中国和朝鲜半岛仍然处于分裂状态，台海问

题、朝韩统一问题的存在致使冲突爆发的可能性大增。因此，《纽约时报》日本部主管和亚洲事务
的老牌观察家尼古拉斯·克里斯托夫( Nicholas Kristof) 认为，亚洲的和平与稳定是“破碎的，暗中隐
藏着的处于休眠状态的敌对与争端可能会突然喷涌而出”⑤。正如美国大西洋理事会越南裔的非
洲项目主任范彼得( Peter Pham) 所指出的，在外交政策上，亚裔美国人相当不团结，“他们还在继续
老的战争，为过去而战斗着”。⑥

二、亚裔游说对中国的影响分析

由于亚裔美国人内部的多样性及其故土关系的复杂性，再加上爱国主义两难的限制，导致亚裔

美国人的故土利益游说更多是相互竞争而非相互合作的。需要指出的是，这种相互竞争并非是单
一模式的。事实上，由于次族裔团体及其故土间关系的性质，亚裔故土利益游说事实上可分为三种
类型( 表 2) : 完全对抗型游说，在此族裔团体及其故土的关系都是对抗性时，次族裔的故土利益游
说必然是相互对抗的，其结果往往是次族裔故土间的利益零和博弈在美国游说政治中得到完整体

现; 部分对抗型游说，在此族裔团体及其故土的关系中有一者出现对抗时出现，此时更多是亚太地

区的各种地缘政治斗争映射到美国的游说政治中; 非对抗型游说，即次族裔团体及其故土都不存在

对抗性关系时的游说。需要指出的是，在前两种游说中，由于少数族裔对具体情况更加了解且更为
关切，因此其影响政策后果的能力更大，游说所反映的更多是其故土间关系的对抗或冲突，进而使

美国某种程度上拥有了对族裔故土关系的“裁决权”; 但在第三种游说中，尽管少数族裔对特定问
题更有发言权，但由于不存在任何对抗性，美国国内政治力量发挥影响力的空间更大，因此美国的

国家利益得到更为充分的体现和贯彻。由此可见，不同类型的亚裔故土利益游说对中国的国家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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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uce Cain and Ｒoderick Kiewiet，“California's Coming Minority Majority，”Public Opinion，Vol． 9，1986，pp． 50 － 52; Bruce Cain，Ｒod-
erick Kiewiet，and Carole Uhlander，“The Acquisition of Partisanship by Latinos and Asian Americans，”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
ence，Vol． 35，1991，pp． 390 － 442．
Donald Nakanishi，“The Next Swing Vote: Asian Pacific Americans and California Politics，”in Bryan Jackson and Michael Preston eds．，
Ｒacial and Ethnic Politics in California，Berkeley，CA: Institute of Governmental Studies，1991，pp． 25 － 54．
Pei-te Lien，Margaret Conway，and Janelle Wong，The Politics of Asian Americans: Diversity and Community，New York: Ｒoutledge，2004，
p． 75，Table 3． 1．
Paul Ong and David Lee，“Chang of the Guard? The Emerging Immigrant Majority in Asian American Politics，”in Gordon Chang，Asian A-
mericans and Politics，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p． 164，Table 6． 7．
Nicholas D． Kristof，“The Problem of Memory，”Foreign Affairs，Nov /Dec，1998，p． 38．

张春于 2011 年 10 月 5 日与范彼得的访谈，华盛顿。感谢张春的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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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必然产生不同的影响。下文将以具体的案例分析对此加以讨论。

表 2 亚裔故土利益游说对中国的影响

次族裔团体故土间关系

对抗 非对抗

次族裔团体间关系

对抗
完全对抗型: 中国与周边地区的利益零和

博弈在美国国内政治的完整体现

部分对抗型: 中国周边地缘政治在美国政

治中的映射

非对抗
部分对抗型: 中国周边地缘政治在美国政

治中的映射
非对抗型: 美国亚太战略利益的折射

资料来源: 作者自制。

第一，完全对抗型游说很大程度上会使中国与周边地区的利益零和博弈在美国国内政治得到

完整体现，其典型是围绕“台独”问题和慰安妇问题展开的游说。
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亲台华裔①在美国政治中有着特殊的影响力。总体而言，亲台华裔美国

人的游说可以分为两个时期: 从 1949 年至 20 世纪 70 年代末，主要是出于“反共”而从事亲台游说;
随着台湾的民主化进程在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启动，亲台华裔游说更多转向了打“民主”牌。无论
是“反共”牌还是“民主”牌，都使亲台华裔的故土利益游说获得了明显的“政治正确性”，进而无须
证明其爱国主义，可积极地为台湾地区的利益而游说，包括促进“台独”事业、拓展台湾地区“国际
空间”、打压大陆地区等等。相比之下，尽管同期也存在亲大陆的华裔团体，但因其故土与美国在意
识形态、政治制度等方面的不同，以及存在对抗性的亲台华裔美国人团体，因此其政治游说特别是
故土利益游说极易陷入爱国主义两难之中。这决定了华裔美国人迄今为止的政治游说仍不太积
极，更多采取间接游说手段，如集会、请愿、抗议等，较少采取与国会和行政部门相联系的直接游说。
在亲台华裔的“反共”游说时期，亲大陆华裔几乎被全面压制，未能做出有效的还击。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后，特别是在陈水扁日益被视作两岸关系的“麻烦制造者”之后，亲大陆华裔的反“独”促统
游说逐渐得到发展，并为促进祖国统一做出了重要贡献。
进入 21 世纪后，随着日本国内的保守主义化发展，中韩朝日之间围绕慰安妇问题产生了较大

摩擦。大约从 1999 年开始起，韩国裔美国人便与华裔美国人、人权团体、宗教团体结成联盟，游说
国会督促日本履行自身在二战时期对慰安妇犯下的罪行所应承担的责任。由于日本政府拒绝提供
直接赔偿，该联盟于 2006 年开始致力于推动众议院通过慰安妇决议，呼吁日本正式“承认并全面接
受”有关慰安妇的责任并停止否认罪行。作为回应，在日本政府的支持下，日本裔美国人也展开了
“有效”的对抗性游说活动，使美国政治家确信“但凡日本人认为是干扰性的问题，都应被置于一
边”②，至少两度成功阻止了韩国裔和华裔的游说努力，尽管该议案最终仍于 2007 年获得通过。
第二，部分对抗型游说使中国周边地缘政治显著映射在美国游说政治中，其典型当属越南裔和

菲律宾裔美国人在南海争端问题上的游说。
由于越南的政权性质与越南裔美国人的移民背景，越南裔美国人直接开展的故土利益游说并

不典型，但其在南海争端上的游说影响力却在快速上升。越南裔美国人早在 1958 年便开始关注越
南政府在南海问题上的“卖国”行为，③并使“保卫越南祖产”不致让给中国成为自身少有的团结口
号。④ 进入 21 世纪后，越南裔美国人围绕南海地区归属问题的游说努力明显上升。2009 年是越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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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亲台华裔未必都是由来自台湾地区的华人组成; 类似地，亲大陆华裔也未必全由来自大陆地区的华人组成。
Ken Silverstein，“Cold Comfort: the Japan Lobby Blocks Ｒesolution on WWII Sex Slaves，”Harper’s Magazine，5 October 2006，http: / /
www． harpers． org /archive /2006 /10 /sb-cold-comfort-women-1160006345，last visit on May 20，2012．
Tam Viet，“The Overseas Vietnamese and the South China Conflict: What Can We Do to Contribute to a Solution?，”http: / /www． ncvaon-
line． org /conferences /2010 /NguoiVietHaiNgoaiVaVanDeBienDong． pdf，p． 1，last visit on May 20，2012．

冯永孚:《越南人的南沙焦虑》，载《世界博览》2010 年第 1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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裔美国人游说南海问题最为积极且成就重大的一年，对 2010 年及以后美国在南海问题上的政策产
生了重要影响。该年 4 月，越南裔美国人全国大会( National Congress of Vietnamese Americans) 、越
南裔美国人之声( Voice of Vietnamese Americans) 等组织与美国参议员杰姆·韦布会面; 7 月，越南
裔美国人全国大会等越南裔美国人团体代表与反美述职的美驻越大使麦克·米察雷( Michael
Michalak) 会晤; ①12 月，越南裔美国人全国大会又与其他越南裔美国人团体一道拜访了 4 位参议员
和 6 位众议员，讨论了南海争端。2010 年 6 月，越南裔美国人全国大会再赴国会游说，推销其“完
整”的南海问题解决方案。该方案的主要内容包括: ( 1) 统一对南海地区的国际名称为“东南亚海”
( Southeast Asia Sea) ，以便各国在讨论该问题时更方便交流; ( 2) 组织一次国际性的越南学者会议，
就越南在南海问题上的立场和政策达成统一观点; ( 3) 组织除中国外的南海相关权益申索国代表
参与的国际会议，共同“遏制中国在南海地区的霸权行径”，地点可选在东南亚或日本。②

在越南裔围绕南海问题的游说努力强化的同时，菲律宾裔这一“看不见的少数族裔”( invisible
minority) ③也开始围绕该议题展开游说。随着中国于 2010 年宣布南海领土为中国的核心利益之
后，菲律宾裔美国人的政治游说活动愈益积极，特别是成功地游说美国称该海域为“西菲律宾
海”。④

第三，非对抗型游说更多反映的是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战略利益，其典型是印度裔在美印民用核

计划中的努力。在有关美印民用核能合作协议的分析中，更多人认为最具决定性的因素是美国对
印度政策的改变，⑤少有人关注美国内正迅速崛起的印度裔美国人游说集团的影响。⑥ 事实上，美
印核协议的提出，使印度裔美国人以前所未有的姿态动员起来，“布什政府的这一富有争议的提议
使得以前分裂的印度裔美国人采取了团结行动，先前没有任何一个议题曾这样过……( 印度裔美国
人) 玩了一把硬球政治，并运用高超的游说技术使族裔注意力集中到提议的立法上”⑦。在这一过
程中，美国印度政治行动委员会( US India Political Action Committee，USINPAC) 充当了这一游说努
力的先锋队，同时其他的印度裔美国人游说团体也大量动员起来，另有印度裔美国人与议员直接联

系，呼吁他们支持核协议。⑧ 印度裔美国人的游说得到了丰厚回报，美国参众两院于 2006 年通过
《海德法案》为美印核协议最终达成铺平了道路，美印核协议最终于 2008 年得以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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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

⑧

Tam Viet，“The Overseas Vietnamese and the South China Conflict: What Can We Do to Contribute to a Solution?，”http: / /www． ncvaon-
line． org /conferences /2010 /NguoiVietHaiNgoaiVaVanDeBienDong． pdf，p． 3，last visit on May 20，2012．
Tam Viet，“The Overseas Vietnamese and the South China Conflict: What Can We Do to Contribute to a Solution?，”http: / /www． ncvaon-
line． org /conferences /2010 /NguoiVietHaiNgoaiVaVanDeBienDong． pdf，p． 4，last visit on May 20，2012．
Don T． Nakanishi，James S． Lai，Asian American Politics: Law，Participation，and Policy，Lanham: Ｒowman ＆ Littlefield，2003，p． 121;
Jon Sterngass，Filipino American，New York: Infobase Publishing，2006，p． 104．
“Filipino-Americans Scheduled to Protest China’s Aggression Across the U． S．，”Eyedrd，7 July 2011，http: / /www． eyedrd． org /2011 /07 /
filipino-americans-scheduled-to-protest-chinas-aggression-across-the-u-s． html，last visit on May 20，2012; “Filipinos Around the World Say
‘China，Keep out of the Philippine Seas!”Filipino Ｒeporter，9 July 2011，http: / /www． filipinoreporter． us /home / filipino-american /1008-
filipinos-around-the-world-say-qchina-keep-out-of-philippine-seasq． html，last visit on May 20，2012．

例如可参见，闫元元、潘远强:《〈美印民用核能合作协议〉的战略解读》，载《国际资料信息》2007 年第 2 期; 赵青海:《美印核合作及
其影响》，载《国际问题研究》2006 年第 7 期; 刘学成:《美印民用核合作的战略含义》，载《亚非纵横》2006 年第 11 期等。

国内对此问题的讨论相当少，较为集中地、但并非专门性地讨论印裔美国人的作用的主要有三篇文章，见赵国军: 《试析美国国会
“印度连线”及其对美印关系的影响》，载《南亚研究》2008 年第 2 期; 赵可金: 《试论印度围绕〈美印核协议〉的对美游说外交》，载
《南亚研究季刊》2007 年第 4 期; 傅小强、吴建华:《印裔美国人游说国会挺大方》，载《世界新闻报》2006 年 7 月 3 日。
Walter Anderson，“The Indian-American Community Comes into Its Political Own，”India Abroad，September 1，2006，p． A12．
Pramit Pal Chaudhuri，“How Indian-Americans Secured the Indo-US Nuclear Deal，”Asia Society Commentary，January 21，2007，http: / /
www． asiasocietycommentary． org，last visit on May 20，2012; Hari Sharma，“US-India Nuclear Deal: The Carrot and the Ｒod，”The South
Asian，16 July，2006，http: / /www． thesouthasian． org /archives /2006 /usindia_nuclear_deal_the_carro． html，last visit on May 20，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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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亚裔游说的未来发展与中国应对

上述三个方面的案例表明，不同类型的亚裔故土利益游说对中国的战略利益产生了不同的影

响，特别是对中国与美国及相应次族裔团体的故土的关系产生了重大的消极影响。在亚裔故土利
益游说对中国产生重大影响的原因中，相当一部分将在较长时期内继续存在，甚至可能因中国崛起

而加剧。因此，中国需要系统性地思考开发利用亚裔游说和更大的利益集团游说的统合措施，推动
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建构，特别是为其创造良好的美国国内社会环境。
就未来的发展而言，亚裔故土利益游说对中国的影响在短期内仍看不到重大改善的希望。恰

恰相反，由于中国的快速崛起和美国管理霸权衰落的努力，亚裔故土利益游说可能进一步向着复杂

化、多元化和分裂化的方向发展，亚裔故土利益游说对中国的影响可能进一步凸显。原因很大程度
上在于，出于对短期利益和确定性的关切，美国的亚太盟国和中小国家可能或被迫或志愿地为美国

霸权的延续贡献资源。在它们眼中，现有霸权———在这里是美国———已通过其历史表现证明自身
的确可为国际体系提供特定的公共产品，如和平、安全、自由贸易、发展环境、生态保护、危机管理
等。① 同时，美国的国内政治机制也使其成为相对可预测和合作的霸权，“美国外交政策的多元主
义和规范化方式使其可与其他国家建立长期互惠的关系”。②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美国和其
他一些国家看来，中国未来将如何行为仍充满不确定性，尽管中国已经表明自身和平发展的信心和

决心。尤其是地区内一些国家认为，中国带来的直接威胁明显大于美国，因此它们有充分的动机为
美国霸权的延续贡献资源，哪怕得不到美国的正式安全保证。因为，与发展自身军事能力、组建地
区联盟或加入对自身有不良意图的地区大国主导的体系相比，支持现有霸权的维持和延长，无疑是

一种相对廉价的战略选择。正是在此逻辑下，近年来中国的周边邻国多对中国表现出明显的战略
怀疑，甚至有少数国家表现出敌对态度，甘愿充当美国的急先锋。这样，亚裔内部的日本裔、菲律宾
裔等都可能强化其针对中国的族裔游说努力。
由于亚裔故土利益游说的影响在较长时间或至少中短期内重大地不利于中国，中国需要提前

思考具体的应对策略。首先，需要准确判断美国族裔游说的未来发展趋势。总体上，随着美国持续
的相对衰落，利用各族裔团体架起与世界各国的桥梁，将是美国外交的重要努力方向之一，因此美

国族裔游说特别是故土利益游说的环境将日趋宽松。正如奥巴马政府的第一任国务院政策规划司
司长玛丽·斯劳特( Anne-Marie Slaughter) 所指出的，21 世纪的美国“必须学会将其族裔团体当作未
来的海外美国人的来源来思考”。③ 但另一方面，也正因为美国的持续相对衰落，族裔游说的影响
越大，所遭受的质疑也可能越大，进而面临的爱国主义两难也就越明显。这将重大地影响不同的族
裔团体的游说能力。
其次，需要以此为基础，准确判断亚裔内部各次族裔团体的游说能力和影响力的可能变化。总

体上看，未来 10 ～ 20 年内，亚裔各次族裔团体的游说能力和影响力将呈现多样化发展趋势。从意
愿来看，印度裔、越南裔、菲律宾裔等的游说意愿将重大提升; 鉴于故土力量的发展，印度裔、华裔、
越南裔的影响力可能有重大提升; 而从与美国关系的角度看，日本裔、印度裔、韩国裔、越南裔、菲律
宾裔甚至缅甸裔和柬埔寨裔的游说都可能吸引更多关注; 从族裔自身发展看，日本裔的游说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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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睿壮:《美国霸权的正当性危机》，载《国际问题论坛》2004 年夏季号。
John Ikenberry，“The Ｒise of China: Power，Institutions and West Order，”in Ｒobert Ｒoss and Zhu Feng eds．，China’s Ascent: Power，Se-
curity，and the Future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08，p． 101．
Anne-Marie Slaughter，“America’s Edge: Power in the Networked Century，”Foreign Affairs，Vol． 88，No． 1，Jan /Feb 2009，pp． 103 －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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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持续下降，韩国裔的影响力仍将继续上升，越南裔和华裔则将面临某种转型———特别是考虑到其
故土的政治转型，而正迅速壮大的缅甸裔、柬埔寨裔等可能是亚裔游说的后起之秀。
最后，在判断亚裔故土利益游说的可能趋势之外，还需预判未来涉及中国的游说议题的可能发

展。可以认为，随着美国预防性管理中美权势转移的努力进一步强化，①诸多涉及中国的问题可能
成为亚裔游说的重点，特别是对于非华裔的亚裔次族裔团体来说，利用涉华议题展开游说一方面可

使自身避免爱国主义的两难困境，另一方面又可促进故土利益，因而，诸如领土领海争端、环境污
染、能源资源、疾病卫生等都可能成为其未来游说的重点。具体而言，未来一段时间内，可预见的亚
裔故土利益游说的分裂或对抗性议题主要包括: 领土领海争端，目前较为明显的包括越南裔、菲律
宾裔围绕南海问题的游说，未来可能活跃的包括印度裔、韩国裔及日本裔围绕中国与相应故土的领
土领海争端，华裔在上述问题上的游说可能都不具重大影响力; 政治—安全议题，与前一点相关但
更为宏观，考虑到中国崛起带来的地区安全架构的可能变化，各亚裔次族裔团体可能顺应美国和其

故土的利益，推动建议诸如“亚洲版北约”的主要针对中国的安全架构，华裔在此类问题上的游说
也不具重要性; 经济议题，特别是在美国日益主导的涵盖了中国多数周边邻国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

协议( TPP) 可能取得重大进展的背景下，以中国经济发展为代价促进美国与相应次族裔团体故土
的经济关系，可能成为各亚裔次族裔团体游说的一个重点领域，鉴于中国经济规模和前景，华裔游

说仍有一定影响力。总体而言，亚裔故土利益游说的分裂和对抗将主要围绕华裔与其他次族裔的
分野展开，其背后则是中国崛起背景下的中国与美国及各亚裔次族裔团体故土的关系。
基于上述判断，中国需要制定应对亚裔美国人游说的综合性战略和政策。首先，中国应对族裔

游说的战略应当是: 以亲大陆华裔为核心，联合友好的亚裔次族裔团体和其他族裔团体，从主动营

造、积极预防和有力回应三个维度开展涉华族裔游说，促进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建立，维护中国国
家利益。其次，中国需要顺应美国族裔游说必将持续发展的大趋势，建立以亲大陆华裔为核心的对
华友好的族裔游说联盟，这一联盟可以依据议题而不同，但亲大陆华裔应居于核心地位。第三，这
一联盟的游说目标是促进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建设，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进而以涉华议题为主，

但不排除为建设游说联盟的需要而暂时性地、灵活性地参与事关联盟成员的重要利益关切的议题
游说。第四，联盟的游说策略可依据议题不同分为三个方面: 一是为促进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建设而
来的总体性的氛围营造，着眼于塑造中美关系的社会氛围，特别是族裔游说的良好环境; 二是就可

预见的议题进行预防性的游说，以避免特定问题突然爆发后的被动局面，通过预防性游说也可大大

减少相关议题被炒热的可能; 三是针对危机管理的危机游说，旨在与对抗性游说团体进行斗争，最

大限度地缓解甚至消除不良议题被对抗性游说团体成功游说的可能。最后，中国需要根据美国国
内的利益集团游说相关法律，为族裔游说提供包括资金、智力等在内的支持，积极主动地向其介绍
中国的相关政策和实际发展，使其更加自愿地为中国而游说。

［责任编辑 王 桃 责任校对 吴奕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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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有关美国预防性管理中美权势转移的讨论，参见张春:《管理中美权势转移: 历史经验与创新思路》，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3 年
第 7 期。


